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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贺贺飞飞、、李李文文清清、、付付敏敏

现年 51 岁的赫克特·帕拉西奥来自好歌擅
舞的哥伦比亚，他并非歌手，却在梦中创作了一
首拉丁美洲音乐风格的中文歌曲，献给这个他
度过了将近一半生命时光的东方大国。

他给这首歌取名《中国好》，以巴耶纳托舞
曲为特色，用手风琴、小鼓、吉他等配器伴奏，旋
律欢快、朗朗上口，让人过耳难忘、回味良久。

最有趣的是他的歌词。赫克特结合自己在
中国生活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他与中
国的“情缘”。虽然用词简单直白，甚至细究起来
还有点语法错误，听者却反而更容易被这个“老
外”对自己“第二个家乡”的真挚情感所打动。

“每天我都想回家”

1996 年 9 月，北京的初秋最是宜人，赫克
特拿着一份奖学金离开家乡，孤身一人来到中
国求学。“那个时候我很想到另一个国家生活，
看一看。”赫克特身材魁梧，留着一圈短短的络
腮胡，说话时神情认真中透着些可爱。

这个决定对于彼时的他而言颇为大胆，因
为他对中文一窍不通，对中国的零星了解只有
电影里的李小龙与中国功夫。北京街头能用英
语或西班牙语流利沟通的人不比今日多，而赫
克特对此并无准备。

头两年，他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后更名为
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但他说，自己学了八
个月才能用中文完成基本沟通。语言交流最困
难的三四个月里，他过得并不顺利。

“一开始我吃不习惯。这边做菜喜欢加很多
醋、酱油，或者有时候太辣了，这些味道我吃不
习惯，”他说，“那个时候不喜欢，现在我都喜欢
了，不过像四川菜那种太辣了我就不行。”

西餐厅那时候多位于三里屯，对于留学生
的他而言价格昂贵，地处五道口的校园周边以
中餐厅为主，赫克特便在这里开启了他比手划
脚的生活日常故事。

服务员听不懂他说什么，他的秘诀便是看
一眼旁边餐桌上的客人点了什么，然后把他感
兴趣的指给服务员看，便是点菜了。这场每日
“豪赌”有时给他带来惊喜，有时则是惊讶。“有
时候(一道菜)看着感觉不错，没想到上来是我
不习惯的味道。有时候太酸，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

走出校园探索北京，赫克特更要在随身的
背包里带一张地图。“我用红色的笔把学校的名
字圈起来，如果我要回学校我会给他们看这个
点，别人就会告诉我怎么回去。”告诉的方式自
然离不开用手比划——— 走哪个方向，坐几路公
交车，在哪一站下车，身体语言和手势总是最简
单直接的。

探索新地点自然有走错路、坐错车的时候。
“很头痛。你会生自己的气，有时也会生别人的
气。后来没办法，还是要有耐心啊，不然的话怎
么办。”赫克特如今不会再遇到这样的困难，才
能在回顾当年辛苦时哈哈一笑。

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是他最思念家
乡的时候。“当时北京没有人过圣诞节，学校还
要上课也不放假。过了三个月，还不会说中文，
我很难受。”他喜欢秋天，不能适应冬天，他的故
乡常年温度在 24 摄氏度。

他用 IP 卡给家里打电话。国际长途通话价
格不菲，还是学生的他不得不注意说话时长。
“妈妈说，如果你在那边不习惯，就回来吧。”

阴郁寒冷的冬日加深了他的忧愁，夜晚在
宿舍里，孤独是他最亲密的伙伴。

“在我房间，一个人哭，一直想家，一直想
家，每天我都想回家。”他把这份初来他乡的煎
熬写进了如今的《中国好》。

“一定成功会过来的”

他在中国结交的朋友们，是帮他拨开心底
愁云的冬日暖阳。来到中国，他慢慢通过踢球、

打篮球等运动认识了一些校内外的中国学生，
并与他们一起探索北京的大街小巷、下馆子，逐
渐形成了跨国友谊。

第一个冬天即将结束的一日，几个朋友们
小聚时看他情绪低落，询问了原因。“我跟他们
说我过得不习惯，想回去。他们劝我慢一慢，春
天快要来了，你就感觉好一些的。我们很喜欢
你，不想你离开。”

晚上，朋友们经常带着各种食品去他的宿
舍陪他谈心。“他们鼓励我不要放弃，要坚持，我
感觉到他们的帮助。”赫克特说。

最让赫克特难忘的是一次生病经历。他因
为得痢疾住了院，没想到带着鲜花和水果来探
望他的都是中国朋友，“我交的其他国家留学生
朋友都没有来看我。”一向爱笑的赫克特回忆这
段往事十分艰难，没说两句便陷入沉默，泪水夺
眶而出。

“是和中国朋友的友谊让我留下来的。”
他把这些来自中国人的鼓励和支持写进了

歌里，怀着感激之情唱了出来：“谢谢你朋友，你
说的对。你的建议，我会记住得很清楚。我要认
真，这样子做，工作努力，努力工作，一定成功会
过来的。”

两年的中文学习后，赫克特在北京体育大
学学习了一年的运动训练课程，主攻游泳。毕业
后，他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直接回家，而是找
了份工作继续留在北京。他教英语和西班牙语，
学生既有私立幼儿园班级里的儿童，也有一对
一教学的成人。

在北方文化古韵浓厚的北京工作两年后，
为了认识其他的城市，他搬到了上海，而后又去
了杭州，继续做外语教师的工作。周末和节日，
他经常去千岛湖、黄山、特色古镇走走，尽情领
略和北方截然不同的自然与人文风景。

他还继续南下，又去台湾生活了一年，利用
海岛的地理环境，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做起了
水上运动教练——— 香蕉船、水上摩托、水肺潜
水……他乐不思蜀。

2004 年后，他离开台湾，来到厦门这座沿
海城市。厦门贸易环境开放，正迎外贸蓬勃发展
的好时机，他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开发新的工
作领域，成为一名商务顾问，帮助南美洲公司在
华采购卫浴产品，还频繁去广州、杭州等地出
差，一做就是 14 年。

“不仅仅是厦门，中国许多沿海城市近年来
都发展得非常迅速。同时中国的贸易环境也有
了很大的改善，简化手续让我们做生意更方
便，”赫克特说。“中国产品的质量也有了很大的
提升，人们对中国产品的认识有了改观，以前人
们觉得‘中国制造’便宜但质量不好，但现在大家
都认为中国商品物有所值，会很愿意也很放心
地购买。”

“现在这是我的梦想”

来厦门不久，赫克特遇到了心爱的厦门女
孩吴璟玲，他清楚地记得浪漫的一见钟情发生
在湖滨北路的红绿灯路口。经过 6 年相知，他与
她在 2012 年步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从此定居
下来。通过坚持和努力，他过上了留学时不敢想
的安居生活。

2017 年 7 月，一个夏夜美梦像一颗投入湖
心的石子，让赫克特平静安稳的小日子泛起了
圈圈涟漪。

“我梦到我在哥伦比亚小镇上的夏日音乐
会上唱歌，我的老朋友们在下面跳舞。他们问
我，为什么你要用中文唱歌？我们听不懂。”他立
刻醒来，哼唱这段脑海中创作出来的拉美风格
旋律和歌词片段，用手机录下来。

“那时候也没想把它变为现实，因为巴耶纳
托舞曲必须要手风琴伴奏，我在厦门不认识会
拉手风琴的朋友。”但这段悦耳旋律让他喜欢得
紧，在浴室洗澡、出门骑车时都要唱一唱，自娱
自乐。

转机发生在当年冬天，一场中国和哥伦比
亚的足球友谊赛让他在重庆认识了安吉尔·索

托，一位哥伦比亚音乐人。安吉尔三年前来到中
国，巧的是他会拉手风琴，会玩小鼓，而且定居
福州，与赫克特见面十分方便。

听赫克特讲完自己的梦中创作，安吉尔很
快与他展开合作。等赫克特把未完成的歌词写
完，他就用手风琴、小鼓、吉他等配器进行编曲，
录制伴唱，并邀请赫克特来他的工作室完成《中
国好》的制作。

为了写出好歌词，赫克特还请教了他的岳
母。“把从内心世界真实感受到的写出来，才有
意义，才能感动别人，”她告诉这个“洋女婿”。

安吉尔说，两周的音乐制作是很美妙的体
验。“巴耶纳托是哥伦比亚北部最具本土特色的
歌曲流派之一，是一种传递快乐的音乐，所以当
中国朋友听到歌词是中文的，他们能听懂，就能
跟着音乐一起展露笑容，一起舞蹈。”

他们还为歌曲拍摄了音乐录影，将《中国
好》分享于社交网站上，给中国和拉美朋友听，
歌曲已累积了近 3 万次点击。在厦门朋友的邀
请下，二人还在酒吧等场所做过十余场现场演
出，赫克特主唱，安吉尔伴唱并拉起橙色的手风
琴，欢快的表演总能博得观众的大拇哥和热烈
掌声。

“我从开始做这首歌，就是给中国的。这个
名字、这个故事都和中国有关系，我希望所有的
中国人会听到这首歌，希望他们都知道有一个
哥伦比亚朋友为中国做了一首歌，是他送给中
国的礼物，”赫克特说，“现在这是我的梦想。”

现在，赫克特的生活有了另一重意义。他和
安吉尔组成了二人团体，计划未来用中文给中
国人唱拉丁风格的歌曲，也用西语翻唱脍炙人
口的中文歌，传递到西语国家。

“我们希望加强中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友
谊和文化交流，也想把这种交往延伸到更多南
美洲国家。”他说。

“我希望《中国好》成为一个纽带和结合点，
让中国和南美洲国家通过音乐让彼此靠得更
近。”

这个老外，想给你唱“中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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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高文成、
段羡菊、明星

今年 51 岁的杨武强每
天都要在地处湘西南大山深
处的高椅古村走上几圈，这
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也是
他坚守多年的工作“阵地”。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高
椅古村始建于唐宋，保存有
明朝早期以来各时期古建筑
104 栋，整个村子像一把太
师椅坐落在雪峰山苍翠峡谷
之中。如今，村里古建筑得以
修缮保护，守住了古砖古瓦
的“原汁原味”，村民们还望
见了旅游致富的新路子。

杨武强清楚地记得 ，
1997 年文物专家到高椅古
村考察时，村民们“非常激
动”。之后好消息接连不断，
高椅村古建筑群先后被列为
会同县县级、怀化市市级和
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村民们唱着山歌，
扛起铁锹，自发地去清理村
中池塘的淤泥。“大家的愿望
很朴素，村子受到重视了，我
们得先自己准备好。”杨武强
说。

杨武强当时在乡文化站
工作，有句话一直挂在嘴边：
“古建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我们要保护好，这不仅能造
福当代，更能惠及子孙。”

2006 年，高椅村古建筑
群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可杨武强发现，“村民们
保护古民居的积极性却不如
原来足了。”

村里出现了几栋钢筋水泥现代建筑，杨武强
“感觉痛心却又无能为力”。另外，古村里居住条件
差，生活出路少，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眼看着古
村成了“老人村”。最让他担忧的还是古建筑本身，
“高椅就像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浑身是病。”

“高椅之困”并非孤例。在中南大学中国村落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看来，中国古村落保护
曾长期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过度商业开发导致
传统村落衰弱，“空心村”日益严重，居民改善居住
条件和传统村落保护间矛盾凸显。

30 多年来，胡彬彬累计寻访了 5000 多个中
国传统村落，他率领着研究团队系统地考察和研
究这些“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文化载体”。

他们研究发现，“传统村落差不多每两天消失
一个。”这样来看，高椅村又是相对幸运的，虽然发
展的步子慢了一些，但是古建筑保存了下来。

胡彬彬介绍，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对传统村落
的保护力度。2012 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促进传统村落的
保护、传承和利用。同年公布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至 2016 年 12 月，共公布了 4 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计 4153 个。

“传统村落是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
因‘聚族而居’而形成的基本社会单元，对其进
行保护，就是在保护我们的文化血脉。”胡彬彬
说，“另外，传统村落文化所承载的丰富精神内
涵，可以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传统村落
的建筑载体、日常习俗、节日庆典、手工技艺等
活态文化，都可以转化为优质的文化产品，成为
乡村脱贫致富的‘文化红利’。”

2012 年，高椅古建筑群文物第一期维修工
程开工，项目投资 330 万元，共维修古建筑群房
屋 16 栋。 2015 年 8 月开工建设的第二期维修工
程共投资 2000 余万元，共维修古建筑群房屋 52
栋。

为了让这座历史文化古村重新恢复活力，会
同县 2014 年启动了高椅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与利
用项目，还邀请专业的设计团队为古村的开发规
划献计献策。

保护古建筑风貌的同时，基础设施的改善和
传统文化的挖掘也同步进行，乡村旅游在高椅古
村方兴未艾。 2017 年游客量为 25 万余人次，旅
游收入 30 万余元，占村集体总收入的 20% 。

“文化红利”带来了“文化自觉”。杨武强
现在的身份是高椅古村景区管理所所长，他欣喜
地告诉记者：“村民们的心又被点亮了，文物保
护意识大大增强。如今，他们改厨改厕，都会主
动给文保部门写报告，邀请工作人员到家指
导。”

杨武强还是不敢松劲儿，“村子里还是老人居
多，村民们的生活质量还需要提高，游客来了接待
能力也有限。”

目前，高椅村已经启动新村建设项目来缓解
古村的用地压力。回村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
开办民宿、开发特产，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黄新良就是其中之一，他通过直播不仅宣传自己
家的民宿，还宣传家乡的历史故事和土特产，“要
把我们高椅古村广而告之。”

“古村依旧安静，却有了生机和活力。现在村
里干净整洁，文化活动大大丰富，村民们都在学说
普通话，准备接待更多的游客。”杨武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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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克特与安吉尔在厦门大学芙蓉隧道为师生演唱《中国好》。 摄影：付敏
赫克特与妻子吴璟玲于 2012 年在鼓浪屿拍摄中式婚纱照。

赫克特在厦门市翔安区游览闽南风格特色庙宇。 赫克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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